記敘類
3. 漢　司馬遷《史記．鴻門宴》
導讀

　　漢代（約西元前202 –西元220 年）是中華民族五千年歷史長河中，聲威遠播的輝煌時期。今天在世界的華人所在地，「漢族」、「漢字」、「漢語」、「漢文」等，已成為中華民族、中文及華語、古文的代稱，可見漢代不但是當時世界僅有的大一統帝國，也傳承了宏偉而瑰麗的文明。其中，司馬遷的《史記》就是一部跨越史學、文學的不朽鉅作。

　　〈鴻門宴〉是《史記‧項羽本紀》裡匠心獨具的精華片段。在西元206年，軍事上處於劣勢的劉邦聽從張良的建議，親往鴻門赴宴，與項羽言和。當時在美酒佳肴之後，處處閃爍著刀光劍影；而出場人物的一言一笑，也勾勒出鮮明的個性，例如：同為領袖，項羽和劉邦就神態迥異，各具風貌；而作為對壘陣營的謀士，范增和張良的機謀策略也各有千秋。馳騁在司馬遷的筆下風雲，英雄似乎可以透過劍拔弩張的文言文，在虛構的情節裡重生……
原文

一、開端的緊張情勢

楚軍夜擊，坑秦卒二十餘萬人新安城南。行略定(秦地；至函谷關，有兵守關，不得入。又聞沛公(已破咸陽，項羽大怒，使當陽君(等擊關。項羽遂入，至於戲西(。沛公軍霸上，未得與項羽相見。沛公左司馬曹無傷使人言於項羽曰：「沛公欲王關中，使子嬰為相，珍寶盡有之。」項羽大怒，曰：「旦日饗(（ㄒㄧㄤˇ）士卒，為擊破沛公軍！」當是時，項羽兵四十萬，在新豐鴻門，沛公兵十萬，在霸上。范增(說項羽曰：「沛公居山東時，貪於財貨，好美姬。今入關，財物無所取，婦女無所幸(，此其志不在小。吾令人望其氣(，皆為龍虎，成五采，此天子氣也，急擊勿失。」
二、情節開展：劉邦向楚軍表白，情勢趨緩

楚左尹項伯者，項羽季父(也，素善(留侯張良。張良是時從沛公，項伯乃夜馳之沛公軍，私見張良，具告以事(11)，欲呼張良與俱去。曰：「毋從俱死也！」張良曰：「臣為韓王送沛公，沛公今事有急，亡去(12)不義，不可不語（ㄩˋ）。」良乃入，具告沛公。沛公大驚，曰：「為之奈何？」張良曰：「誰為（ㄨㄟˋ）大王為（ㄨㄟˊ）此計者(13)？」曰：「鯫（ㄗㄡ）生(14)說我曰，距關，毋內諸侯，秦地可盡王也。故聽之。」良曰：「料大王士卒，足以當(15)項王乎？」沛公默然，曰：「固不如也，且為之奈何？」張良曰：「請往謂項伯，言『沛公不敢背項王』也。」沛公曰：「君安與項伯有故(16)？」張良曰：「秦時與臣游(17)，項伯殺人，臣活之。今事有急，故幸來告良。」沛公曰：「孰與君少長？」良曰：「長於臣。」沛公曰：「君為我呼入，吾得兄事之。」張良出，要(18)項伯。項伯即入見沛公，沛公奉卮酒為壽(19)，約為婚姻，曰：「吾入關，秋毫不敢有所近，籍吏民，封府庫(20)，而待將軍。所以遣將守關者，備他盜之出入與非常也(21)。日夜望將軍至，豈敢反乎？願伯具言臣之不敢倍德(22)也。」項伯許諾。謂沛公曰：「旦日不可不蚤（ㄗㄠˇ）(23)自來謝項王。」沛公曰：「諾！」於是項伯復夜去。至軍中，具以沛公言報項王。因(24)言曰：「沛公不先破關中，公豈敢入乎？今人有大功而擊之，不義也，不如因善遇之(25)。」項王許諾。
三、宴會高潮：劉邦、項羽二人會於鴻門，范增、項莊處心積慮殺劉邦，項伯、張良和樊噲則力保劉邦，化解危機
沛公旦日從（ㄗㄨㄥˋ）(26)百餘騎來見項王，至鴻門，謝曰：「臣與將軍戮力(27)而攻秦，將軍戰河北，臣戰河南，然不自意能先入關破秦，得復見將軍於此。今者有小人之言，令將軍與臣有郤(28)。」項王曰：「此沛公左司馬曹無傷言之；不然，籍何以至此？」項王即日因留沛公，與飲。項王、項伯東嚮(29)坐，亞父南嚮坐。亞父(30)者，范增也。沛公北嚮坐，張良西嚮侍。范增數目(31)項王，舉所佩玉玦(32)以示之者三，項王默然不應。范增起，出召項莊，謂曰：「君王為人不忍，若(33)入前為壽，壽畢，請以劍舞，因(34)擊沛公於坐，殺之。不者，若屬皆且為所虜！」莊則入為壽，壽畢，曰：「君王與沛公飲，軍中無以為樂，請以劍舞。」項王曰：「諾！」項莊拔劍起舞，項伯亦拔劍起舞，常以身翼蔽沛公，莊不得擊。於是張良至軍門見樊噲。樊噲曰：「今日之事何如？」良曰：「甚急！今者項莊拔劍舞，其意常在沛公也。」噲曰：「此迫矣！臣請入，與之同命(35)！」噲即帶劍擁盾入軍門。交戟(36)之衛士欲止不內，樊噲側其盾以撞，衛士仆地，噲遂入，披帷(37)，西嚮立，瞋目視項王，頭髮上指，目眥盡裂(38)。項王按劍而跽(39)曰：「客何為者？」張良曰：「沛公之參乘(40)樊噲者也。」項王曰：「壯士！賜之卮酒。」則與斗卮酒(41)。噲拜謝，起，立而飲之。項王曰：「賜之彘肩(42)。」則與一生彘肩。樊噲覆其盾於地，加彘肩上，拔劍切而啗(43)之。項王曰：「壯士！能復飲乎？」樊噲曰：「臣死且不避，卮酒安足辭！夫秦王有虎狼之心，殺人如不能舉，刑人如恐不勝（ㄕㄥ）(44)，天下皆叛之。懷王與諸將約曰：『先破秦入咸陽者王之。』。今沛公先破秦，入咸陽，毫毛不敢有所近，封閉宮室，還軍霸上，以待大王來。故遣將守關者，備他盜出入與非常也。勞苦而功高如此，未有封侯之賞，而聽細說(45)，欲誅有功之人，此亡秦之續(46)耳！竊為大王不取也。」項王未有以應，曰：「坐！」樊噲從良坐。

四、結局：劉邦回到霸上，張良獨自周旋，范增大為不滿
坐須臾，沛公起如(47)廁，因招樊噲出。沛公已出，項王使都尉陳平召沛公。沛公曰：「今者出，未辭也，為之奈何？」樊噲曰：「大行不顧細謹，大禮不辭小讓(48)。如今人方為刀俎(ㄗㄨˇ)，我為魚肉(49)，何辭為(50)？」於是遂去，乃令張良留謝。良問曰：「大王來何操(51)？」曰：「我持白璧一雙，欲獻項王，玉斗一雙，欲與亞父。會(52)其怒，不敢獻，公為我獻之。」張良曰：「謹諾！」當是時，項王軍在鴻門下，沛公軍在霸上，相去四十里。沛公則置車騎，脫身獨騎，與樊噲、夏侯嬰、靳(ㄐㄧㄣˋ)彊、紀信等四人，持劍盾步走，從酈(ㄌㄧˋ)山下，道芷陽閒(ㄐㄧㄢˋ)行(53)。沛公謂張良曰：「從此道至吾軍，不過二十里耳。度(ㄉㄨㄛˋ)(54)我至軍中，公乃入。」沛公已去，閒至軍中，張良入謝，曰：「沛公不勝桮(ㄅㄟ)杓(ㄕㄠˊ)(55)，不能辭；僅使臣良奉白璧一雙，再拜獻大王足下；玉斗一雙，再拜奉大將軍足下。」項王曰：「沛公安在？」良曰︰「聞大王有意督過(56)之，脫身獨去，已至軍矣。」項王則受璧，置之坐上。亞父受玉斗，置之地，拔劍撞而破之，曰：「唉！豎子(57)！不足與謀，奪項王天下者，必沛公也，吾屬(58)今為之虜矣！」沛公至軍，立誅殺曹無傷。
注釋

( 行略定：將要攻取、平定。行：將，或進軍。略定：攻取平定。
( 沛公：劉邦起兵於沛，沛人擁立為沛公。
( 當陽君：英布，項羽部將。
( 戲西：戲水之西。
( 旦日「饗」士卒：犒勞（ㄌㄠˋ）酒食。
( 范增：楚王項羽的主要謀士。
( 無所「幸」：古代以受君王親近、寵愛為「幸」。
( 望其氣：觀察他所在處的雲氣，以推斷人事吉凶。
( 季父：叔父。
( 素善：一向與……友好。
(11) 具告以事：即「以事具告之」的倒裝句。以，把。具，詳細。事：項王將襲沛公之事。
(12) 亡去：逃走，離去。

(13) 誰為大王為此計者：上「為」字：替；下「為」字：做、謀畫。
(14) 鯫生：愚陋的小人。「鯫」：指人身材短小，行事愚陋。

(15) 足以「當」項王乎：匹敵，抵擋。
(16) 故：舊交情。
(17) 與臣「游」：通「遊」,交往。
(18) 要：通「邀」，邀請。

(19) 奉巵酒為壽：獻上一杯酒，祝項伯健康長壽。巵：酒杯。
(20) 籍吏民封府庫：登記吏民戶口，封存府庫財物。籍，登記於冊。府庫：官府儲藏財物之處。
(21) 備他盜之出入與非常也：防備其他強盜入侵和發生意外的變故。出入，偏義複詞，表「入侵」。非常，指意外變故。
(22) 倍德：忘恩負義。倍，通「背」。
(23) 蚤：通「早」。
(24) 因：便；接著。
(25) 不如因善遇之：不如藉此機會好好對待他。因，依、藉。遇，對待。
(26) 從：使……跟從，即帶領。
(27) 戮力：合力；并力。
(28) 與臣有「郤」：通「隙」，誤會。
(29) 東嚮：即「向東」。嚮，通「向」。
(30) 亞父：項羽對范增的尊稱。亞，次於。
(31) 數目：屢次以眼神示意。數，屢次。
(32) 玉「玦」：環形而有缺口的佩玉。玦與「決」同音，古代常用以表示決斷。
(33)「若」入前為壽：你。下文「若屬」即你們大家。
(34)「因」擊沛公：趁機。
(35) 與之同命：與他同生共死。之，指劉邦。
(36) 交戟：持戟交叉守衛。
(37) 披帷：掀開帳幕。披：分開。
(38) 目眥盡裂：眼眶都要裂開了；形容憤怒的樣子。
(39) 跽：兩膝著地，上身挺直。也稱「長跪」。
(40) 參乘：隨車衛士。參，同「驂」。 
(41) 斗卮酒：一大杯酒。斗，有柄的酌酒器。
(42) 卮肩：豬腿。
(43) 啗：吃。
(44)「殺人如不能舉」二句：殺人彷彿不能趕盡殺絕，用刑惟恐不夠嚴酷。「舉」、「勝」：有「窮盡」之意。
(45)細說：指小人的讒言。
(46)亡秦之續：繼續走上秦朝滅亡之路。
(47)如廁：上廁所。「如」：往。
(48)「大行不顧細謹」二句：做大事不必拘泥小節，講大禮無須計較禮數。
(49)「人方為刀俎」二句：人家（項羽）正像刀和砧板，我們則像魚肉般任人宰割。
(50)為：表反詰的語尾助詞。
(51)大王來何「操」：攜帶。
(52) 會：適逢。

(53) 道芷陽閒行：經由芷陽，抄近路逃走。「閒」，通「間」，抄捷徑。
(54) 度：估算。
(55) 不勝桮杓：酒量有限，不能再喝。「桮」，「杯」的本字。「杓」，舀酒的器具。
(56) 督過：督責。「過」，責備。
(57) 豎子：小子；奴才。此處明斥項莊，暗責項羽不用其謀。

(58) 吾屬今為之虜矣：我們大家即將要成為他的俘虜了！「屬」：輩。「為」：成為。
語譯

楚軍夜間攻擊秦軍，在新安城南活埋二十多萬秦國投降的軍隊，將要攻取平定關中。函谷關已有軍隊防守，無法進入，又聽說劉邦已經攻破咸陽。項羽大為震怒，指派當陽君黥布等攻打函谷關。於是項羽進入關內，抵達戲西。劉邦駐軍在霸上，不能和項羽見面，他的左司馬曹無傷派人告訴項羽說：「劉邦要在關中稱王，讓子嬰做國相，擁有全部珍寶。」項羽更加憤怒，說：「明天以酒食犒賞慰勞士兵，以擊敗劉邦的軍隊！」就在這個時刻，項羽有四十萬的軍隊，駐守在新豐鴻門；劉邦有十萬的軍隊，駐守在霸上。范增說服項羽說：「劉邦在山東的時候，貪婪財物，喜好女色；現今進入關中，不貪取財物，也不寵幸婦女，可見他的志氣不小。我叫人觀望他頭上的雲氣，都像龍虎的形狀，成為五彩的樣子，這是天子的徵兆呀。趕快把他擊殺，不要錯失大好機會！」

楚左尹項伯是項羽的叔父，平日與留侯張良相處友善；張良此時跟隨著劉邦，項伯就在夜間騎馬跑到劉邦的軍營，暗中會見張良，把這件事完整地告訴他，要邀張良和他一起離開，說：「不要跟著一起去死！」張良說：「我替韓王送劉邦，現今劉邦的事情緊急，逃走是沒有義氣的，不能不告訴他一聲。」張良就進到營中，把這件事全部告訴劉邦。劉邦大吃一驚，說：「這該怎麼辦呢？」張良說：「誰給大王設計這個計劃呢？」劉邦說：「有小人勸我說：『守住函谷關，不讓諸侯進入，秦地就可以全部佔有』所以就聽從了。」張良說：「評估一下大王您的軍隊能夠阻擋項羽嗎？」劉邦沉默一會兒，說：「當然比不上。但該怎麼辦？」張良說：「讓我去告訴項伯，就說沛公您不敢背叛項王。」劉邦說：「您怎麼還和項伯有交情？」張良說：「在秦的時候他和我一起遊歷，他殺了人，我救了他一命；現在事情緊迫，所以特地來告訴我。」劉邦說：「他和你誰長誰幼？」張良說：「他年紀比我大。」劉邦說：「你替我把他叫來，我會像對待兄長那樣禮遇他。」張良出來，邀請項伯。項伯就進去見劉邦。劉邦捧一杯酒為他祝壽，並相約做兒女親家，說：「我進入關中，一點東西都不敢取用，登記吏民，查封府庫，而等候項羽將軍。所以派軍隊防守函谷關的原因是，防備其他的盜賊進出和發生意外變故。日日夜夜盼望項羽將軍到來，怎麼還敢反叛呢？希望您向項羽將軍好好地說明，我不敢背德呀！」項伯答應了，對劉邦說：「明天不可以不早點親自來向項王道歉。」劉邦說：「好。」於是項伯連夜趕回去，到達軍中，把劉邦的話詳細地向項羽報告，隨即說道：「劉邦不先攻破關中，你怎麼能進入呢？現今人家有大功卻攻擊他，這樣是不合道義的。不如藉此機會好好對待他。」項羽答應了。

第二天，劉邦帶領一百多名隨從來見項羽，到達鴻門，他向項羽謝罪說：「我和將軍合力攻打秦國，將軍在黃河以北作戰，我在黃河以南作戰，我自己真沒有料到能先入函谷關打敗秦國，能在這個地方見到將軍。現在由於壞人的讒言，使得將軍和我產生一些隔閡。」項羽說：「這是你的部下左司馬曹無傷說的呀，不然的話，我怎麼會怎樣呢？」項羽當天就把劉邦留下參加宴會，項羽、項伯向東坐在首座；亞父向南坐──亞父就是范增，劉邦向北坐在下首，張良向西坐著做陪客。范增頻頻向項羽暗示，舉起他所佩帶的王玦三次示意項羽趕快動手。項羽沉默沒有任何表示。范增站起來，走到外面，叫來項莊，對他說：「我們的大王為人心腸太軟。你進去，上前祝酒，祝完酒後，請求舞劍助興。把握機會就在座位上把沛公刺死。否則，你們這些人都將被他所俘虜！」項莊就到裡面去敬酒。敬酒結束，說道：「大王和沛公飲酒，軍中沒有任何娛樂，請讓我舞劍吧！」項羽說：「好」。項莊拔劍起舞，項伯也趕緊拔劍起舞，常常用自己的身體擋住劉邦，讓項莊沒有刺擊劉邦的機會。於是張良就跑到營門口找到樊噲。樊噲問道：「今天的事情如何？」張良說：「萬分危急！現在項莊拔劍起舞，一直打沛公的主意。」樊噲說：「這太危險了！讓我進去，跟他們去拼命！」樊噲立刻帶著劍，提著盾牌奔向營門，手持長戟交叉著的衛兵們想檔住他不讓他進去，樊噲側著盾牌用力一撞，衛兵跌倒在地，樊噲就進去了，他掀開帳幕，向西一站，瞪著項羽，憤怒得連頭髮都要豎起來，眼眶都要裂開了。項羽按著劍把，上身挺直，問道：「來人是幹什麼的？」張良說：「這是沛公的近身侍衛樊噲。」項羽說：「好一位壯士！賞他一杯酒喝！」侍者立刻給他一大杯酒。樊噲下拜稱謝後，就起來站著把它喝乾了。項羽說：「再賞他一隻豬肘子！」侍者就給他一隻生的豬肘子。樊噲就把盾牌反扣在地上，再把豬肘子放在盾牌上面，拔出劍來，一塊一塊地切下來吃了。項羽說：「壯士，還能喝嗎？」樊噲說：「我連死都不畏懼，一杯酒值得推辭嗎！我看秦王有虎狼般的殘暴心腸，殺人惟恐不能殺盡，處罰人惟恐不能用盡酷刑，因而天下的人都反對他。懷王曾與各位將軍約定：『誰先破秦攻入咸陽，就立他為王。』現在沛公最先破秦攻入咸陽，連最細小的東西都不敢碰，宮室封閉，軍隊退守霸上，等待大王您的到來。他之所以派將守關，只不過為了防備其他盜賊出入或發生意外事故而已。這樣勞苦功高，不但沒有受到封侯的賞賜，反而聽信小人的話，想斬殺有功的人，這是繼續走向秦國滅亡的路，我個人認為大王您是不該這樣做的！」項羽一時無話回應，就說：「坐下吧！」樊噲就挨著張良坐下。坐了沒多久，劉邦起身上廁所，就招呼樊噲出來。

劉邦出來以後，項羽就派都尉陳平去叫劉邦回來。劉邦對樊噲說：「現在幸而出來了，但是沒有向項王告別，怎麼辦？」樊噲說：「做大事不可拘泥小節，行大禮不必計較瑣細的謙讓，如今人家是擺著菜刀和砧板，把我們當作魚肉來宰割，為什麼一定要去告別？」於是就走了。劉邦叫張良留下向項羽去致謙。張良問道：「大王您來時可帶了什麼禮物？」劉邦說：「我帶來一對白璧，想獻給項王；一對玉斗，想獻給亞父，但剛巧碰上他們正在生氣，我不敢奉獻。你替我去奉獻吧！」張良說：「好好。」當時，項羽軍隊駐紮在鴻門，劉邦軍隊駐紮在霸上，相距四十里。劉邦就留下隨從的車騎，脫身單獨一人騎馬，與樊噲、夏侯嬰、靳彊、紀信等四人拿著劍和盾牌，快速離去。從驪山下，經過芷陽抄近路逃走。劉邦臨行前對張良說：「從這條小路到我們軍營，不過二十里左右。您估計我已經到達營地時，才可進去。」劉邦離開以後，張良做計他已從小路到達自己營地，才進去致歉，說：「沛公不能再喝酒了，無法當面告辭。他叫我奉上一對白璧，再拜送給您大王；一對玉斗，再拜送給您大將軍。」項羽問道：「沛公現在哪兒？」張良說：「他聽說您有意要責備他，就單身離去，現已回到營地了。」項羽就收受了白璧，把它放在座位上。范增收受了玉斗，摔在地上，拔出劍來把它剁碎，說：「唉！這小子真的不能跟他共謀大事！將來奪得項王天下的人，一定就是沛公！我們這些人都要成為他的俘虜了！」劉邦回到營地以後，立刻殺掉曹無傷。

賞析
　　《史記》是司馬遷所營造的偉大藝術品，在書中，他善於抓住關鍵性的歷史事件，在錯綜複雜的矛盾中刻畫人物。「西屠咸陽」等事件的規模和場面，都比「鴻門宴」大得多；但從總體情勢去觀察，「鴻門宴」既是劉邦、項羽從盟友轉為敵手的開始，也是項羽從勝利走向敗亡的轉折。因而一場觥籌交錯的宴會，實際上比千軍萬馬的廝殺更為尖銳複雜、驚心動魄，因而更加有利於人物形象的刻畫。因此他在敘述「西屠咸陽」等事件時不過寥寥數筆，而「鴻門宴」卻花上一千五百多字去描述。歷來學者多認為〈鴻門宴〉是〈項羽本紀〉全篇中寫來最細膩也最精采的部分，既有小說的特色，又不失史家的立場，成為讀史學文者的典範。它在寫作上的特色如下：
一．人物刻畫鮮活

〈鴻門宴〉是一場智謀與權術的搏鬥。在這場生命的豪賭中，劉邦靠著以退為進，機詐善變的處世策略，信任足智多謀張良，因而忍辱負重，及時逃脫。而勇猛粗獷，又粗中帶細的勇士樊噲，則忠心護主，緩和了一觸即發的殺機。

在這個智慧與力量的角力場中，敵對陣營中的智囊人物張良和范增都具有細緻的刻畫，呈現出鮮明的個性。他們都看到了劉邦、項羽之爭的性質、趨勢和可能出現的後果。張良的才能是在使劉邦集團化被動為主的過程中顯示出來的。范增的深謀遠慮則更多表現在事先定策，席間暗算和事後斷言等方面。在「鴻門宴」這場尖銳複雜的鬪智中，張良全局在胸、從容沉著的特點以及范增驕狂浮躁、心地狹窄的缺點也得到了充分的表現。

二．情節波瀾起伏

除了人物的個性營造成功外，〈鴻門宴〉的情節設計也極具匠心。全文以劉邦、項羽二人的暗中角力為重心，以時間發展為序。其中扣人心弦處，如范增舉所佩玉玦暗示項羽三次，項王卻默然不應；而項莊舞劍時，項伯拔劍舞蹈，保護劉邦；當樊噲闖宴時，怒視項王等，在在形成了極強的臨場感與戲劇張力。
三．語言變化生動
一場鴻門宴裡，透過對話的穿插安排，使故事發展得擲地有聲。例如：劉邦謝罪與樊噲的闖宴，二人雖然表達內容相似，但口吻卻大相逕庭。此外，在宴會的險象環生之下，項羽本人卻彷彿置身事外，也顯示出他遲疑不決的性格。
文末在劉邦趁機逃脫之後，一面寫張良的說辭巧妙，一面寫楚軍內部的矛盾；而劉邦回營後「立誅殺曹無傷」，更和宴前項羽的回答遙相呼應。

作者或名著介紹
　　《史記》一書原名《太史公書》，是我國歷代正史中，以人物為主體的「紀傳體」開山之作。內容由本紀、世家、列傳、書（志）、表組合而成。作為史學及文學的經典名著，近代名家魯迅即以「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推崇它在史學與文學的獨特價值。全書共一百三十篇，五十二萬多字，記述了黃帝至漢武帝年間，上至帝王將相，下至豪傑、平民等歷史人物千年來的歷史、政治、典制、文化、思想等豐富的內容，而其中秦漢史占了絕大部分，可說是縱橫古今而略古詳今。
作者司馬遷出生于史學世家，世襲史官之職。其父司馬談在漢武帝前期官為太史令，而「太史公」為漢代對太史令的通稱，司馬遷用以自稱；「太史公曰」則為《史記》各篇篇末司馬遷的評論。

司馬談曾著有《論六家要旨》，臨終特別囑咐司馬遷記漢事、修史書。司馬遷從十歲即誦讀古文，博通典籍，又擅長詩賦與散文。二十歲開始遠行，遍游長江與黃河中下游、長城內外，還奉使於西南，侍從漢武帝巡遊各地，為修史打下了良好的基礎。元封三年（前108年），司馬遷官至太史令，掌管天文、曆法、記事、圖書、檔案，開始撰述歷史，又曾參與修《太初歷》。但天漢三年間因為好友李陵入匈奴的牽連，司馬遷極力為好友辯護而受了宮刑，即使出獄後被任命為中書令，卻因受刑而不以為榮，但秉持舍我其誰的精神而發憤著述，終於寫成了《太史公書》，後人通稱它為《史記》。 

就文學的高度成就而言，《史記》對人物的描寫人物尤為突出。它所寫的信陵君、廉頗、藺相如、項羽、李廣等人物真實而生動，並反映出歷史的重心。此外，司馬遷據實寫史事和人物，無論是行文或描寫，還是寓論和發議，都從實不虛，真實而不誇飾。由於司馬遷首創紀傳體，為我國正史之祖，因此後人尊稱司馬遷為史聖。而《史記》中的列傳，將行事風格獨特的遊俠、酷吏、滑稽、佞倖等人物一一分類作傳，使得歷史中的人物，呈現鮮活的面貌，無所遁形。連下層社會的市井之人如遊俠郭解和刺客荊軻，也躍然紙面。
　　而司馬遷立志著述的背後，隱藏著一個殘酷的事實：司馬遷在三十八歲時，因為在漢武帝面前極力為流落匈奴的好友李陵辯護，而遭到宮刑的羞辱；對司馬遷而言，已沒有任何生存的意義了；而支持他繼續拿起如椽大筆的，是對《史記》這本書未竟的志業與期許。在《史記．太史公書》和〈報任安書〉中，司馬遷都表明了發憤著述的意念；而在〈報任安書〉裡還進一步剖析了自我著作的理念是「稽其成敗興壞之理」，「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的史學思想：
　　　蓋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賦〈離騷〉；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孫子臏腳，兵法修列；不韋遷蜀，世傳《呂覽》；韓非囚秦，〈說難〉〈孤憤〉；《詩》三百篇，大抵賢聖發憤之所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鬱結，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來者。……亦欲以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草創未就，會遭此禍，惜其不成，是以就極刑而無慍色。僕誠以著此書，藏諸名山，傳之其人，通邑大都，則僕償前辱之責（ㄓㄞˋ），雖萬被戮，豈有悔哉！
（語譯）

　　那周文王被囚禁，卻推演出《周易》；孔子遭遇困厄卻寫了《春秋》；屈原被放逐才寫下〈離騷〉；左丘明雙目失明而寫下了《國語》；孫臏被割去膝蓋骨，卻編出一部兵法；呂不韋被貶到蜀地，《呂覽》一書卻流傳於後世；韓非被囚禁在秦國，曾著〈說難〉、〈孤憤〉；《詩》有三百篇，這些大抵都是聖賢抒發心中憤懣而作的，也都是人們思想被壓抑，心中有所鬰結，不能實現理想，因此才敘說過去的事跡，而寄望於未來的人。……我也希望（藉由此書）來探究自然與人文的關係，通曉從古至今的變化，成就一家獨立的見解；但草稿尚未完成，卻遭遇這場（宮刑的）災禍，我痛惜全書還沒完成，因此即使受到最慘的刑罰也沒有怨恨的表現。我如果真的完成此書，就會將它藏在名山之中，傳給可信的人，使它傳播在大都市裡，如此就得以抵償之前的屈辱。即使受刑被殺一萬次，又有什麼悔恨呢？
作品的故事
　　淡瑩在〈西楚霸王〉一詩中，如此歌詠項羽這個悲劇英雄：
他是黑夜中／陡然／迸發起來的／一團天火

從江東熊熊焚燒到阿房宮／最後自火中提煉出／一個霸氣磅礡的／名字

項羽這個悲劇英雄的人生三部曲中，包括「鉅鹿之戰」、「鴻門宴」及「垓下之圍」三個成敗的歷史關鍵。

在「鉅鹿之戰」中，項羽眼見諸侯軍作壁上觀，遂以破釜沉舟之心力戰強秦。結果楚軍以一當十，大敗秦軍，此後，項羽始為諸侯上將軍。而在險象環生的「鴻門宴」裡，亞父樊增讓項莊舞劍，但其意常在行刺劉邦。劉邦在人為刀俎，我為魚肉的時刻，因為軍師張良的鎮定沉著，使得項羽錯失良機，而縱虎歸山。到了楚軍「垓下之圍」，軍中傳來漢軍刻意製造的四面楚歌，使楚軍士氣盡失。項羽認為自己無面目見江東父老，因而自刎於烏江，結束了楚漢之爭。

延伸閱讀：章詒和《往事並不如煙》
　　一如司馬遷受宮刑之後，為了理想忍辱負重，完成了成一家之言的《史記》，其中可以感受到司馬遷為「往聖繼絕學」的神聖使命感。而因文化大革命在四川被關了十年的章詒和，也帶著憤恨不平之氣，完成《往事並不如煙》（一名《最後的貴族》，台北：時報文化，2004年）這本書。用簡短的側筆刻劃一個個精采人物，傳承了司馬遷獨步世界的史學傳統：紀傳體的筆法。在短短的六個紀傳中，傳述一段段兩岸都忽視了的血淚軌跡，以血淚之筆為他(她)們呐喊出遲來的尊嚴。在現實社會中，傳統知識分子的風骨已不多見，而他們當年是如何在風起雲湧的浪潮中以天下為己任，又是如何在艱困中與現實妥協的？章詒和用高超而引人入勝的說故事手法，讓我們重新感受到貫串古今的士人氣節。

語文魔法石：
一．與司馬遷共遊〈鴻門宴〉

　　請走入司馬遷《史記》的鴻門宴，坐在亞父范增或是軍師張良的椅子上，呈現你在夜宴中的所見所聞與所感：

　　請先點選右上角的文言文學習網站－－核心四十篇第 9 課鴻門宴，再閱讀以下陳大為的詩作：〈閱讀．在鴻門〉，透過范增、張良或項羽任一者的角度， 運用身歷其境的感官摹寫與示現想像，重新詮釋這場夜宴中，音樂、舞蹈與美酒之後隱藏的殺機。文體不拘，可以用散文或詩歌來呈現：

陳大為　〈再鴻門〉　（節錄自一、二段，95年5月）
1．閱讀：在鴻門

來，坐下來，翻開你期待的精裝

展讀這件古老的大事，在烈酒的時辰

在遺憾叢生的心理位置。

如你所願的：金屬與流體的夜宴

音樂埋伏在戈的側面，像鷹又像犬

偉大事件的構圖不留縫隙

氣氛裡潛泳著多尾緊張的成語

你不自覺走進司馬遷的設定：

成為范增的心情，替他處心替他積慮；

情節僵硬地發展，英雄想把自己飲乾

你在范增的動作裡動作

形同火車在軌上無謂掙扎

劍舞完，你立刻翻頁並吃掉頁碼!

也來不及暗算或直接狙殺

你的憤恨膨脹，足以獨立成另一章。

來，再讀一遍鴻門這夜宴

坐進張良的角色，操心弱勢主子

會有不同的成語令你冷汗不止。

　2．記史：再鴻門

是一頭麒麟，被時間鏤空的歷史

是一頭封鎖在竹簡內部的麒麟

「沉睡，但未死去。」

司馬遷研磨著思維與洞悉

在盤算，如何喚醒並釋放牠的蹄。

敘述的大軍朝著鴻門句句推進

「這是本紀的轉折必須處理…」

「但有關的細節和對話你不曾聆聽！」

「歷史也是一則手寫的故事、

一串舊文字，任我詮釋任我組織。」

寫實一頭遙傳的麟獸

寫實百年前英雄的舉止與念頭

再鴻門--他撒豆成兵運筆如神

          亮了燭，溫了酒，活了人

          樊噲是樊噲，范增是范增

歷史的骷髏都還原了血肉--在鴻門！

劍拔弩張的文言文，點睛的版本

麒麟在他嚴謹的虛構裡再生。

……
（參考回答）
１．（台灣大學中文系張丹羿）
十日之前，我曾執戈、執戟，運斤如風，忽然我尊為鴻門宴的首座，手指疲倦得幾乎拿不起酒杯。這是另一個戰場，我所不熟悉的、談笑間殺人無形的、意志的戰場。他們說，為王為霸，差別就在我能否以高傲凶險，喜怒難測的天威，使我的階下臣被屈辱與恐怖交迫，乞憐我主掌他們的命運，並宣示他們卑微的忠誠將永遠屬於我。而亞父昨夜卻無來由慨歎：「只是一方之霸」，何其明快的羞辱。他是說我出身草莽，永不能登金堂、治天下，即使我百戰百勝，即使擁有證明天命所歸的重瞳，「只是一方之霸」，我永擺脫不了亞父的審視與詛咒。

今日我身居一場宴飲的主位，何嘗不是莽莽中原都向我俯首稱臣，秦失其鹿，天下逐鹿者無不被我挫敗、斬殺、辱身請降，今日座中賓客，都仰賴我的一點殘酷或慈悲，而天下蒼生命運，也被我攤開地圖、決策戰場的手指所決定，坐擁天下當如是。

項莊項伯皆覷我眼色、測度我心意，不待下令，自請劍舞。亞父頻示玉玦，我明白他又對我的猶疑失望了，「只是一方之霸」，我一介江湖草莽，奈何登金堂。其實真正令我炫惑迷惘的，不是對利害的展轉思慮，而是忽然驚覺，我的猶疑或決斷、慈悲或冷酷，我的展轉思慮的效應無遠弗界，甚至將超越自我的預期。項莊項伯劍舞鏗鏘，鋒刃交擊處，火星四賤，我何嘗不明白他們的各懷鬼胎、殺機與婉轉心思，我何嘗不見劉邦已臉色慘白，我何嘗不知這是亞父將佐我成王成霸的孤注一擲，然而這肅殺的宴飲，縱然出於我的主持、隨我的猶疑與默許危顫擺動，然而劉邦的生死，楚人揭竿起義的成敗，難道真能取決於我心意如電的偶然嗎，任意自決卻永遠無法預期它的效應與指向？而柔弱如鹿的蒼生，又將擒於誰手？所謂坐擁天下，竟豪奢如是，凶險虛幻如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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